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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与北方不同，说到吃饭，北方
人常说“今天吃米饭”，或者是“今天吃
馒头”，或者是“今天吃面条”。北方人
的吃饭也不过此三种。饺子和包子当
然也吃，油饼和油条也吃，但不会经常
吃。而在南方却很少听到有人说吃米
饭，对南方人而言吃饭当然就是吃米
饭。四五十年前，在北方工作的南方
人有一项特殊待遇，那就是每个月粮
店都会给他们多供应两斤大米。

说起吃米饭的事，我便想起母亲
做米饭，总是先把大米淘好后下锅，水
开后稍煮便把米捞出来放到笼屉里去

蒸，锅中米汤里如果少留些米在里边
多煮煮就是一锅好粥，如果把米全部
捞干净，留下来的米汤也不错。这样
的做法好在有稀有干，不像现在，做什
么都用高压锅，高压锅做的米饭不怎
么好吃，总是黏到一起。如果是晚上
吃米饭，母亲会多做些，剩下的米饭盛
在一个带盖子的小木桶里。母亲是家
中起得最早的人，一早起来就做早饭，
前一天晚上剩下的米饭，或是用来做
炒饭，或是用来做萝卜丝汆饭，都好。
现在的炒饭总会有鸡蛋在里边，过去
的鸡蛋不是随便就能吃到的，母亲便

把剩下的米饭做成酱油炒饭。酱油炒
饭真的很好吃，前不久我坐飞机从上
海回来，飞机上的餐盒一打开就觉得
亲切，居然是酱油炒饭，我把它吃得干
干净净。

我想起了母亲做的酱油炒饭，锅里
先放一些猪油，油热后放葱花，葱花炒出
香味再把米饭放进去，上笼蒸过的米饭
是松爽的，这样的酱油炒饭真是朴素也
真是香。如果不是吃炒饭，那么母亲便
会把前一晚剩下的米饭给我们做汆饭，
照例是锅里先下猪油，再下葱花炒出香
味，然后再下切好的白萝卜丝，炒几炒，
然后“哗”的一声把水倒在锅里，把剩米
饭再放进去，这样的汆饭也很香。母亲
去世多年了，我至今还保留着她用过的
蒸笼和锅，还有那个老木头饭桶。我想
我应该把它们再拿出来，再做一做那种
先煮后蒸有干有稀的米饭，晚上多做一
点，第二天的早饭就吃酱油炒饭。

父亲喜欢抽烟，经常摆在茶几上的是一只旧的松
鼠烟缸。我曾给他买过好些造型新颖、材质亦佳的烟
缸，却不知为何他对这只旧烟缸情有独钟。

这只烟缸是上世纪70年代灵石县南关陶瓷厂生产
的，是当时在该厂工作的表兄送给父亲的。那时我尚
年幼，对陶瓷工艺一窍不通，倒是觉得它十分可爱。烟
缸通体为棕色，一只两手正抱着食物咀嚼的小松鼠坐
在烟缸边上，尾巴自然翘起，形象栩栩如生。松鼠在家
乡太岳山区是常见的小动物，经常出没于林间草丛，俗
称“毛犵狸”。设计者把这众人喜欢的小生灵与家庭日
常用品烟缸融为一体，构思确实很奇妙。

一次表兄来我家时，我无意中谈及烟缸。表兄
讲，这种陶器先由设计师设计出图样，再做出模型，之
后注浆、上釉，最后入窑经高温烧制，出窑后即为成
品。他们厂生产的这种陶器在广交会上一炮打响，订
货者络绎不绝。

这时，父亲插话了：“到底是力群设计的，出手不
凡，独树一帜，精品啊！”我一头雾水，惊诧地问：“力群
是谁？”

“力群是咱灵石走出去的大画家、老革命，参加
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我在仁义中学教书时力群去过
学校，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没有一点大艺术家的派
头……”平日不苟言笑的父亲显得话多了起来。

从此，力群这个名字便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心灵
深处。

参加工作后，特别是调到县委通讯组从事新闻报
道后，开始逐渐对力群先生的革命经历和艺术生涯有
所了解，也逐渐喜欢上了他的版画作品，真切地感受
到他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犹如“刻在木
板上的抒情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同时，我也非
常喜欢先生写的散文，《马兰花》《我的乐园》《老槐》
《官道的故事》《儿时的灯影戏》……一篇篇情景交融、
感情真挚、洋溢着旺盛生命活力的文章，读来是那么
自然流畅，亲切感人，如同仁义河水那样清澈透明，甜
美润脾，使人不忍释卷。由此，我也就越来越懂得了
父亲对那只松鼠烟缸情有独钟的缘故。

松鼠烟缸伴随着父亲度过了 20多个春秋。父母
相继病逝后，我们兄妹在整理遗物时，这只松鼠烟缸
连同几件家具一并送给亲戚了。之后每每想起，就会
感到懊悔。

后来，根据组织安排，我从县里调到南关镇任职，
曾特意去陶瓷厂寻觅当年生产的同款松鼠烟缸，年轻
的厂长陪我在仓库里找了又找，终无所获。

力群先生仙逝后，我有几次夜里梦见那只松鼠烟
缸。醒来后想，不知那只松鼠烟缸如今下落如何，还
有多少人知道这件艺术品的来历和它背后的故事。

清晨再次捧读《力群文集》，里面收录有一幅题为
《林间》的版画作品，画面上活泼可爱的小松鼠正穿行
在密密的丛林里。掩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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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游大同，从北京自驾前往，翻山越岭，
穿过多条漫长山中隧道，恰逢假期，时不时堵在
隧道中几十分钟动弹不得，所以觉得大同很远。
再加上当时云冈石窟人满为患，悬空寺旁的公路
寸步难行，留下的观感，不过是走马观花。

今年赶在“五一”假期前，千里走“淡季”，再
赴大同，因为途经河北怀来鸡鸣驿短暂停留，因
此绕开了满是隧道的高速，到达大同时竟无一
处隧道，一时间竟误以为此大同非彼大同。订
了城墙根的民宿，价格实惠，再去云冈石窟、华
严寺、善化寺等地，游客人数适中，顿觉游览体
验升级，也有了一番可以重新认识大同的感慨。

第一站拜访的是华严寺。此前虽已遍访全
国诸多寺庙，但走进华严寺，还是产生了一点

“异样”的感觉。“异样”在此是褒义词，与其他北
方或南方的寺庙相比，华严寺名字由来，虽依据
《华严经》而立的华严宗，但拆解来看，其华丽与
庄严也完全成立，并且它带有强烈的个性符号，
在殿宇建造、阶梯设计、视野观感方面，都有陌
生与新鲜气息，不愧为辽代寺院之代表。

上次去云冈石窟时，因为游客摩肩接踵，除
了户外露天大佛得以长时间以眼神膜拜之外，
其他洞窟要么被人群推搡着匆匆而过，要么干
脆不得进入，只能站在窟口向内打探一眼。

这次就不一样了，得益于游客不多的缘故，
可以深入每个洞窟，有足够的时间环顾四周，与
佛像对视，眼神黏连于精美的壁画，赞叹舶来的
印度、中西亚艺术元素，沉迷于希腊、罗马元素
的异域审美……同行的朋友，不能免俗地将云
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相比，得到的结论是，论壁
画，敦煌第一，论雕像，还得看云冈。

邀请的云冈石窟金牌讲解员，除了对石窟
文化进行了精到的讲解外，还时常“跑题”，与我

们就大同乃至于云冈石窟的历史、宗教与政治，
进行了探讨。

法华寺是这次旅行计划外的临时安排，起
因是被导航导到了寺外路边的一家美食店，去
吃著名的烧麦与刀削面。午饭之后，看见法华
寺就在旁边，于是扫码登记，申领了免费的门票
进入游览。

大同的寺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在
入门处，简明扼要地说明，寺内哪些建筑是原有
的，哪些是后建的，坦坦荡荡，毫无遮拦。法华
寺的参观说明第一句就表明，寺内仅有法华塔
是真迹，这座塔始建于元末明初，是大同市现存
唯一一座覆钵式琉璃喇嘛塔，因塔内存有一部
《法华经》而得名。我们绕塔而行，正反各一次，
又在不远处的连椅上小坐远观，赞叹着因为这
一座塔，法华寺这一趟便不虚此行。

善化寺带来意外的震撼。这也是座免费参
观的寺庙，但其规模与气概，不亚于华严寺，尤
其是大雄宝殿，是这趟大同行我个人感觉最具
辽代原汁原味、毫无修缮痕迹的建筑，其单体面
积之开阔，殿内塑像摆放之特别、姿态之丰富，
壁画之生动，都让人难以挪开视线。

大同市博物馆是离开前参观的最后一处，
值得一提的是，大同将五处由世界级建筑大师
设计的场馆，集中在了一处，分别是大同博物
馆、图书馆、体育场、大剧院和美术馆。如果说
在大同其他地方随处可见传统建筑之美，那么
这五个场馆的集中地，则尽显现代建筑设计之
前沿与先锋。

大同博物馆藏品之丰富与密集，完全不亚
于省级博物馆的规模与水平。每一次转身，所
看到的藏品，都在刷新着我对博物馆馆藏的一
贯认知，说它是最具视觉与文化心理冲击的博
物馆之一并不为过。

这次游览大同，深感山西是文物大省，大同
更是文物宝地。也许是因为藏品丰富，有些珍
宝级文物甚至以堆积的形式呈现在游客面前。
还有一个深刻印象是，大同各文物场馆，极少有
管理者、保安干预游客，警告游客不要拍照、不
要开闪光灯，大多数时候，根本看不见穿制服的
安保人员。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大同，游客可以更近距
离地接触文物，感受历史与文化的气息。

白天来不及思考，夜里，睡在大同，想到王
朝、宗教、世俗等方面的话题，时而心思悠长，时
而心境澄明。大同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境，让人
可以借助某个现实场景，以当代人的身份，去体
察时间长河的深度和历史的温度。

想起在大同的三天两夜，眼睛所看到的一
切，有些已经开始有淡忘的趋势，但唯有大同第
二夜登上城墙后看到的月亮，仿佛已永恒地映
入脑海。这是农历中旬最为明亮的月亮，明晃
晃地悬于古城上空，光芒洒遍所有的街道。这
一幕，胜过了所有看过的古迹，要论远古，还有
什么比月亮更古老呢？这座曾为北魏帝都的城
市，在月光下永远年轻。

月光下的大同
韩浩月

大同华严寺


